
主的仆人宋尚节重生前曾写过几天日记，而真正有恒心与毅力写日记，是在他重生之后。即使工作再疲累，一
天领三、四次会，仍然坚持写日记。病重体弱无力执笔时，就自己口述，请他人代为执笔，直到他一九四四年
八月十八日安息主怀的前夕。

日记是我父亲个人生活与工作最详细、最真实的记录。日记中有他个人向神的祷告、读经的心得与体会，有圣
灵如何在人心中奇妙作工的真实记录，有自己走灵程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有老一辈传道人和信徒在灵里给
他的帮助；既有他个人的见证，也有许多传道人及信徒的感人见证。主仆人多次在日记中写道：「
信徒的经历是『活圣经』。让信徒起来作见证，是挑旺大家火热爱主、促使教会复兴不可少的一环。
」此外，日记中还有蒙恩者的来信和他本人的回信，以及在圣灵感动下写的诗歌（大部分诗歌带有简谱，读者
看时可以边看边唱），内容十分丰富。

主仆人生前十分珍惜他的日记，一九三一年七月，他与妻子从上海返家乡时，轮船在航程中遇险，跳在救生船
外不幸淹死的有好几个人。在紧急危难之际，他将「血经」（他看圣经如血对人那样重要）与日记用油纸包好
，系在背上，便跳上救生船。他在日记中写道：「 宁失世界一切，不愿失血经及日记
。」国难期间，途中丢失两本日记，为此他极其痛惜难过。

我再次翻阅日记，看见他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 细思我的见证，可题名为《灵历集光》
。」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神要我写日记，而且收了许多封信，不知神预备何人来收成？」

靠着主的恩典，我在几年中看这些小蚂蚁字的日记，匆匆忙忙将用日记写传记的方式加上其它肢体的旁证整理
成书，就把它题名为《灵历集光》。一九九四年，香港恩雨堂沈荣斋牧师倡议并鼓励几位同工组织了恩雨出版
部，同工排版、校对，由雷康侯长老代垫付印刷费。一九九五年二月，首版出了两万多本，他们的劳苦必蒙主
记念。这书的特色是用主仆人个人的日记为主、别人的回忆录为辅，我又重复翻阅他过去的日记，发现自己过
去的摘录有重点遗漏，也有理解错误的，这些都需要补充修正；此外，读者又给我寄来他们珍藏多年的照片，
也有给我提出修改的意见，认为我应把日记失而复得的见证写出来，故我在前言中加上日记失而复得的见证。
为有别于《灵历集光》，故将此增订版改名为《失而复得的日记》。当你看了日记是如何失去又如何复得时，
你不得不赞美神奇妙的保守。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母亲的房间被北京中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抄家。他们找到一九五八年法院寄给我
姐姐天婴的判决书，其中提及她受帝国主义宗教荼毒太深，非长期思想改造不可，故判二十年徒刑。红卫兵除
了给母亲十元、几件衣服、一些食物外，其余东西全部抄走，当然包括圣经和父亲全部的日记。红卫兵叫我主
动把家中该上交的上交，我竟然把父亲到各处领会及在美留学的照片、各处信徒所写的蒙恩见证也交给红卫兵
。那几天，我精神崩溃，几乎要死去。那么多的资料和照片竟被我送走，可见我当时的心灵的光景是多么的低
落、可怜！

宋尚节次女宋天真的见证
《失而复得的日记》前言

主仆人的日记是如何失去的？



一九七 ○
年的一天，我为了给儿子开家长会，不得不经过北京灯市口大街，突然被骑着车的韩主任叫住。「你家搬哪儿
了？我一直在找你，要还你一样东西。」在文革中，我家搬了两次，他很难找到我，但奇妙的是主就叫我们在
那一刹那间相遇。结果我把东西领回来一看，原来是父亲所写的四十多本日记，里面的字写得像蚂蚁那么细小
！其实，我向抄家办公室韩主任要的是冬衣等，从未要过日记。

一九四二年在北京香山，我与妹妹天权在同一天真诚认罪悔改，也真的尝到重生得救的喜乐与释放。自文革被
抄家后，我离开主十三年多之久，直到一九八 ○
年一月十五日母亲离世安息主怀后，我整理她遗物时发现两本书：一本是舒邦铎牧师写的《怀念宋尚节》，一
本是刘翼凌教授写的《宋尚节言行录》。在看书的过程中，蒙圣灵光照看到自己忘恩负义，对神是那么顽梗背
逆，对母亲是那么亏欠！跪下向神认罪悔改后，主突然感动我 ——
日记归还岂非出于神的美意？何不去翻阅这些小蚂蚁字的日记？在翻阅的过程中，我真是感动得泪流满面，但
是发现日记还是少了好几本。何处去找？

一九八四年，我因患了高血压而退休了，搬到离校很远的郊外。有一天，我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催逼我非去
学校不可。刚进校门，迎面走来一位女人事干部，她对我说：「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你想一想，还有什
么被抄的东西应当还给你？」我们到了学校仓库，那里放的是粉笔、纸张、扫帚。当时天气又冷，我便说：「
今天天气太冷，真不好意思让你陪我来找东西，等天气暖和后再来吧！」我刚讲完这话，那位老师弯腰向身旁
的筐子里一翻，看到我姐姐在上海灵修学院的毕业照片，再往下翻，有我父亲其余的几本日记、他写的诗歌和
我母亲生前所写有关回忆我父亲的文章。真是太奇妙了！神就是这样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回这些无价之宝
。我丈夫以前被我送去大量的哲学中英文书籍，我向有关部门讨了多次，一本都没有下落；谁能想到我父亲已
经失踪了十八年的日记，居然又安然回来了！其中若不是神的保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之？

感谢父神，除了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的几本日记没有找到，其它四十多本日记、留美期间给父母
写的信，以及因为穷而且忙，常用带图片的明信片写给父母的短信，也都蒙神奇妙地保存下来。每逢想起父亲
这些日记如何失而复得，都使我经历到传道书三章六节的「失落有时，保守有时」的真实。神有神的方法，神
有神的计划，祂看为宝贵的，祂就奇妙地保守。

早在一九三三年，主预备了王敏学姊妹将主仆人口述从出生到一九三一年的经历，写成《我的见证》一书。一
九三八年八月，主又预备了郑遂蓝姊妹，将主仆人口述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的工作情况，写成《续
我的见证 ——
工作的回顾》。她把这份宝贵的资料带到南洋，在日本南侵逃难期间，冒险收藏此仅有的遗稿。同居的一群人
催逼她将书籍文件焚毁，免得遭日军之忌，在歼灭知识分子之时殃及他们。郑姊妹只好在荒山深林另搭一棚存
放书籍衣物，这些遗稿才幸得保存。因此主仆人从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的工作情况，主要从郑姊
妹当年的记录中获得。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主仆人的行踪，主要得自当年主仆人口述、吴静聆姊
妹的代笔记录。

本书主要取材自：

第一次归还日记

我什么时候有心要看父亲的日记？

第二次归还日记

主丰富的预备



1. 主仆人生前遗留下来的日记、信件、照片实物和诗歌
2. 《我的见证》（ 1901-1931）：宋尚节口述，王敏学笔录
3. 《续我的见证 ——工作的回顾》（ 1931-1938）：宋尚节口述，郑遂蓝笔录
4. 主仆人的讲道集、查经集
5. 《宋尚节传》、《宋尚节言行录》：刘翼凌著
6. 《 John sung My Teacher》：杜祥辉著
7. 《怀念宋尚节》：舒邦铎著
8. 新加坡基督徒布道团各期团刊
9. 主内肢体及宋师母写的追忆主仆人的资料

一九三 ○年八月二十三日，主仆人在日记中写道：「同工李文程奇怪我每天写日记，我对他说：
日记能帮助我每日与神同行，同时开我心目，观看神教导我之奇妙 。」

从主仆人的日记中可看到以下四点。

他不时在日记中写道：「 天破晓，起来儆醒恳切祷告。
」日记中常常出现几个地名，那就是要专为这几个地方的教会祷告；有时突然出现几个人名，那就是主提醒他
要专为这几个肢体祷告。他有一本专门的代祷册，上面有每个地方的蒙恩者的名字。

他每天读十一章圣经，每章圣经写出一节钥句（全章的重点），此外，精读一章或一段圣经后，也会写出自己
的心得体会，这就是他的讲章。每天晚上工作再累，也要跪下敬虔地祷告。在北平香山养病期间，与同工查经
完毕，长时间地跪下祷告，五小时都不嫌长；每天早上，宋师母为他换药后，两人一同祷告；晚上组织家庭礼
拜，带领家人查经、祷告；在伤口疼痛难忍时，用一条腿跪下祷告。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晚上，伤口太痛，不能入眠，他就祷告，灵肉分开，他飞到主宝座前，主亲自吻他，
抚摸他的伤口，他快乐地说：「这是真灵交！」他与主的关系何等密切！

宋师母回忆他在病情恶化、伤口大如拳头、疼痛不能翻身时，他对宋师母说：「我的肉身朽烂了，臭了。但是
嘴不烂不臭，还能向神祷告。」真是一面流泪，一面流脓流血地祷告。

去世的前一天，他勉励弟兄姊妹：「祷告，今后的工作是祷告的工作。」「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赛三十七
31)主仆人讲台上的能力、工作的效果，忍受病痛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与神在隐密处的灵交。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主仆人长夜祷告，结果蒙神指示奋兴教会的秘诀 ——
讲题离不开罪，痛斥教会中的罪恶。只有罪恶出去，活水才能进来。但是传道人若不先自己倒空器皿，清算罪
账，焉有能力攻破他人心中坚固的营垒？又焉能使得成群结队的听众脱离罪恶的捆绑？

他在每天写日记的过程中，必要回忆自己一天的言行。日记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话：「神示我不洁净」，「求
主审判我」，「昨夜的梦不圣洁」，「想起该还借人的钱未还」，「昨天对同工说的话不诚实」。一发现自己
有过失，必定向神认罪，心才得安。一九三一年六月八日在日记中写道：「神尚未给我们非常的灵力，因我们

日记反映了主仆人的灵程

第一，他与神有亲密的灵交 。

第二，竭力追求圣洁。



尚未完全洁净。罪对工作影响甚大，如我真认罪，神亦必令听众认罪。如我真是完全圣洁，则所在之处，必结
非常佳美之果。今后只当每日省察己罪，求神示我之罪，求神赦免，则不难领中华归主。奋兴己，则自能奋兴
一切。」

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日记中写道：「已得主救恩者，如不常省察自己的罪，不免沦为假冒伪善者。真『打开
自己棺材者』即成圣者，真成圣者不跌倒，变作教会柱石。」各地教会的中坚都是彻底「打开棺材者」。心愈
圣洁者，讲道愈有能力。

有人问他：「你的讲道为什么有能力？」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断地悔改认罪。正如经上所写：「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后二 21)

在主仆人的日记中，经常出现「渴望中华归主」，「中华归主吧！」等话。他向神有所要，也有所求 (斯五 7)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金钱、名誉非我所求也，求主在这一年内，使我能领十万人归主
。」在他的日记本里夹着一张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神国银行支票，他亲自用毛笔写了「 100,000 souls
」，他向神求十万灵魂归主。一九三二年年终，他又向神要二十万灵魂归主。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后无论如何要拼命救灵魂，不论得时不得时。一羊得救比一切工作更要紧。 」他向主祷告说：「
求主将赐给约翰卫斯理、慕迪、斐尼三人的灵加倍临到我身上；祢不赐下能力给我，我宁愿死 。」

一九三四年三月在山东平度讲圣灵充满四个要诀时，他向会众指出：「圣灵的恩赐中最大的恩赐是爱，即看一
人不得救而心中难过。有爱人灵魂的心，必然会在言语行为上发光，为救人灵魂甘心背负十架。神重用者即肯
背负十架者，不肯负架，必然要失掉能力。」一九三六年春，他对钱老姊妹说：「
有哪种工作比传道、救人灵魂更快乐呢？ 如能多救灵魂，短命也无妨。 」

为了救灵魂的工作，他每年外出十一个月，在家只有一个月。妻子每次生产时，他都在异地领会。他几次在日
记中写道：「心实在不愿离家。」特别在国难期间，他冒着随时被日机炸死的可能，忍受各种饥寒之苦，到处
奔波。由于痛责人的罪恶，屡遭受驱逐、通缉，幸蒙神极奇妙的拯救而得以存活。

神要造就一个人，确实煞费苦心。有的人能被神在某一段时期使用，却不能保持晚节。神爱祂的仆人，一直藉
着各种苦难来熬炼他，使他能成为合用的器皿，并能保守晚节。

他自幼出生在一贫如洗的穷牧师家中，在美国求学时，曾做过各种苦工，备尝贫病之苦。在纽约协和神学院，
经历新派神学毒害之苦。重生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尝到人间地狱之苦。回国三年，经历农村传道人翻山越岭、
涉水渡河之苦，备尝作没有能力的传道人之苦。神为了爱祂的仆人，有一根刺始终没有为他除去。远在一九二
一年，他在美国因作苦工过劳，曾割痔疮，因为贫苦，伤口未愈就出院，医生当时就断定这病将与他「终身相
伴」。每当工作过劳、心灵不安时，它就在他里面一刀刀地刺他。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到各处领会，常要亲手洗自己带有脓血的内裤，正如他于一九四 ○
年所作的一首诗歌《忘恩负义受神责打》中写道：「多年负架到处奔波，身上毒刺跟着我，不住祷告，求主怜
悯，恩赐增多刺未除。」主藉着祂的仆人为许多病人祷告，有一次人数多达二千人，许多病人蒙神医治。他们
以为是他会治病，许多人买他的照片，甚至称他为「神人」。但其实主的仆人是病人，甚至在上海、北京、天

第三，一颗火热爱人灵魂的心。

第四，神藉着苦难来炼尽他身上的渣滓。



津前后共动了六次手术。这正告诉大家：宋尚节是人，是个流脓流血的病人，不是神。医好他们的疾病，使盲
者明、哑者鸣、聋者听、瘫者行的是主耶稣，应当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被杀的羔羊。

感谢父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罗八 28)。主仆人说：「
保罗身上有一根刺，神也加给我一根刺，免得我骄傲 。」正如一九四 ○
年五月二十九日作的《钉死肉体》歌，歌词中这样写：「磨难使你认识自己，磨难使你治死肉体，磨难使你得
着恩惠，神的作为今不知道，将来见主必要明白。」

主仆人在北平香山时，蒙神光照看到自己以往在工作中偷窃神的荣耀，自己的性情急躁、骄傲，对人缺少爱心
。他不断向主认罪，在主面前谦卑，主藉着苦难炼尽他身上的渣滓，当他学好功课时，就接他回到天家，安息
在主怀里。

主仆人离世归主已有六十多年了，他的缺点将成为我们的鉴戒，但他为救灵魂甘背十架、献上自己为活祭的一
生，以及他不断在主面前洁净自己，追求圣洁，在苦难的炉中对主的忠心事奉，时刻激励我们要更多爱主，荣
神益人。经上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
人的结局。」 (来十三 7)

——利未，二 ○○六年三月  

（原刊于《生命季刊》 2014年 6月总第 70期，作者王天声）

我的母亲宋天真出生于 1932年 5月 4日，又名
「利未」（我的外公给她起的名字）。外公宋尚节博士有三个女儿，长女宋天婴，二女宋天真，三女宋天权。
据我母亲说：她父亲在三个女儿中，最喜欢她。正如她的名字「天真」，她接人待物真的很天真无邪，心地单
纯、善良。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注：即北大教育系， 1952
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在北京王明道牧师教会的青年团契认识了我的父亲王恩庆，他当时在北大哲学系读
书。后母亲与父亲结婚，生养二子，我是长子，叫王天声，次子宋恩声（随母亲的姓）。母亲大学毕业后在北
京四十三中学和北京广安中学任数学老师多年，直到 1983
年退修。一次在学校文革抄家物资的库房里，她神奇地找到了她父亲的日记，于是她花了 8
年的时间，将她父亲的日记整理、摘抄，编辑成  《灵历集光》这本书。 1993
年母亲移民来到了美国纽约，与我住在一起。 1995年她将她多年整理的《灵历集光》一书出版， 2006
年她又出版了增订版  《失而复得的日记》。 2006
年她搬到了底特律，很靠近我，我就住在离底特律相隔一河的加拿大温莎市。我周末常常去底特律看望母亲，
一起出去吃个饭。 2014年 3月 14日母亲因心脏衰竭引起肾衰竭和肝癌，息了世上的劳苦，安息主怀，享年 81
岁零 10个月。

母亲乐于助人，常把别人的事情挂在心上，自己省吃俭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传道人。当她听说
我愿放下世界的工作、全时间事奉主时，她十分高兴，她常引用外公的话：「做传道，比做总统还光荣，倘若
我有一百孩子，我愿意他们个个做传道。」母亲常常帮我剪辑一些见证、文章来帮助我的讲道。她也买了很多
好的属灵书籍推荐给我看。每次我回国短宣，她都塞一些钱在我口袋里，大力地支持我。

母亲很喜欢阅读属灵书籍，订购各种属灵书刊。也曾到东南亚、北美许多教会分享见证。她很看重基督徒生命
改变的见证。她常引用她父亲的话：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见证是一本活圣经。

怀念我的母亲



母亲对整理、摘抄外公的日记很有负担，因她知道是神奇妙地保存了这些日记，这些日记不是留给宋家儿女的
，而是留给整个中国教会的宝贵产业，是中国教会历史的宝贵文献。

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继续撰写这本活圣经的人，如今她已经完成了神所交付她的工作，安息在主的怀里。有一天
我们会再相会。当世界有声音说：「她走了」的时候，永生国度里有声音说：「她来了」。

结束曲：奋兴短歌集 176首《人算什么祢竟顾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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